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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磨轮当笔，玻璃作纸，腹中有稿，一

气呵成。”这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天津玻璃画染磨”第四代传承人张春

林多年来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在从事

这门技艺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也干过其他

的工作，但始终没有遗忘过这门技艺。如

今张春林刚刚退休，时间更充裕了。他搬

进了新的工作室，要继续将玻璃画染磨技

艺发扬光大。

张春林 非遗传承的是技艺也是思想
本报记者 孙瑜

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热播后，讨论热度如同炎

炎夏日袭来的热浪。早在正式播出之前，该剧就已成为中国

首部入围戛纳国际电视剧节主竞赛单元的长篇华语剧集。《我

的阿勒泰》是新时代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为文学

作品影视化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该剧首次尝试将散文

进行影视化改编，因其焕然一新的创作风格备受瞩目。本报

记者对《我的阿勒泰》制片人张硕进行了专访。

追踪热点

《我的阿勒泰》：

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新样本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舶来品玻璃画
因南北运河在津落地生根
张春林的工作室位于红桥区，走进工作

室，参观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
种工具和玻璃画作品《东方》《桥泊夕画》《翠羽
新竹》等。此时，张春林已经打开机器进行现
场演示：只见磨砂轮子以一定转速运行，细小
的水柱浇注其上，他手持一个玻璃杯，精细地
控制着角度、力量以及与磨砂轮的接触面。不
一会儿，栩栩如生的尾羽和苍劲挺拔的竹子便
跃然在玻璃杯上。

提到玻璃画，很多人并不熟悉。张春林介
绍，玻璃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埃及的着色玻
璃，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作为小型的圣画像，
成为每个家庭供奉的礼拜对象，流行于德国、
捷克等国家。而中国的玻璃画相传起源于清
代，最早出现在广州。天津作为开埠较早的地

区之一，天津玻璃画也是伴随着南北运河而产
生、发展、传承和创新的。过去陆路交通运输
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很多商品是靠着南北运河
运输，所以玻璃画也依靠南北运河，逐步形成
了一个重要的创作生产集散基地。

张春林补充道，运河便利的交通使天津成
为漕运的转运中心、北方货物的大码头。几百
年前就有源源不断的新鲜玩意儿、新技能以及
能工巧匠，从遥远的地方来到天津，玻璃画就
是其中之一。它最开始独属于贵族阶层，曾一
度成为官员贵族显贵之物，但随着玻璃的普
及，它又在市民阶层流行开来。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玻璃画发展达到鼎盛，玻璃画成为许多
中国家庭的固定陈设。
“玻璃画在中国工艺美术和民间艺术之林

当中，是一棵常青树。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
我们天津生产的靠山镜，畅销三北、江浙，就是
今天，我们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家庭中，还能看
到天津玻璃画的身影。”张春林表示，“天津玻
璃画”分为三种技法，分别是玻璃油画、玻璃蚀
刻以及玻璃磨刻。玻璃油画是在玻璃上用油
彩颜料等绘制图画，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着
彩的另一面观赏，所以也有“反画正看”之称。
画家必须以反笔作画，上色时看到的底层颜
色，观看时是最上层，对画家的挑战非常大。
玻璃蚀刻技法更类似于版画的创作方式，但这
一技艺需要使用氢氟酸，由于污染环境如今已
不再流行。玻璃磨刻就是用氧化铝的砂轮，在
玻璃的表面进行削磨，形成深浅不一的具有立
体感的图案效果。

传承需要多种努力
要苦练技艺也要善于思考总结
张春林的父亲张辅是天津玻璃画的第三

代传承人，1937年，16岁的张辅从河北衡水来
到天津，在天津学习玻璃画，后来在天津最大
的玻璃画作坊“金荣斋”当学徒，学习三年多后
出师，先后在“金荣斋”等玻璃画作坊耍手艺。
1942年张辅在西北角开设了“元兴号”玻璃画
作坊，当时生意非常兴隆，主要做家具的玻璃
门和靠山镜，以及四扇屏和六扇屏。新中国成
立后公私合营，张辅在天津工艺美术公司继续
从事玻璃画教学和生产工作。在父亲的影响
下，张春林从6岁起，就对玻璃画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张春林回忆，后来有段时间，他们家床上
会摆一个吃饭的小桌，父亲经常在桌子上铺一
块大板子，就趴在炕头，在板子上画玻璃画。
“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或者奶奶做饭时，经常听
到父亲大喊一声，先别做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在做饭炝锅时，油会飞溅到屋里的
玻璃上，玻璃表面有油就不粘颜料了，父亲就
没有办法画画了。

1979年，张春林进入天津工艺美术公司制
镜二厂工作，在熟练掌握玻璃油画和蚀刻两种
技艺同时，开始学习研究玻璃磨刻技艺。在接
下来的三年里，张春林与大大小小的玻璃和磨
砂轮为伴，苦练玻璃磨刻技艺。“玻璃沾上水边
缘非常锋利，稍不小心，手就会被拉破，那个时

候手受伤是家常便饭，贴上创可贴再继续干。”张
春林说。1984年，张春林在天津市青壮年职工技
术培训练兵比武活动中创作的《松鹤延年》玻璃
磨刻作品获得第一名，张春林荣获天津市技术能
手称号。后来，张春林的玻璃磨刻作品突破了山
水、走兽、花鸟等，由其创作的《富贵祥和》《虾趣》
《翠羽新竹》《万类霜天竞自由》等作品陆续走进
大众视野。

张春林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同时掌握染、蚀、
磨三种玻璃画技法的匠人，并且他还能熟练地实
现三种技法的融合。他下决心要将这门优秀技
艺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是父亲张辅最大的心愿。
“磨轮作笔，玻璃作纸，腹中有稿，一气呵成。”这
也是张春林多年来从事玻璃画创作总结出来的
经验。2017年3月，“天津玻璃画染磨”被认定为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8年张春林成为
“天津玻璃画染磨”代表性传承人。

玻璃画在国外的认知度很高，高水平的玻
璃画拍卖价格常年居高，但大家对天津玻璃画
还比较陌生。有一次天津艺术史学会开年会，
张春林在开会间隙给大家介绍天津玻璃画。在
这个过程中，一位主要研究玻璃画的博士生表
示，天津和广州是中国玻璃画的两大生产集散
地，但是到了天津以后，他却发现人们对天津玻
璃画不太了解。张春林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
后，父亲说，可能也是由于玻璃易碎，不容易保
存，使得天津现在能保存下来的历代天津名家
的玻璃画很少，水平高一点的就更是看不到了，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张春林建议父亲，将玻璃画技法移植到宣纸

上，这样也便于保存。于是父亲用了10年的时
间，从85岁画到了95岁，把玻璃画的传统图案都
绘于纸上。突然有一天，父亲问张春林，将玻璃画
画到了宣纸上，那还叫玻璃画吗？张春林陷入了
很深的思考……

张春林说，创新是发展的根基，没有创新，就
没有发展，但怎样创新却是摆在每一名非遗人面
前的难题。“创新必须守正，守正是创新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守正？”张春林认为，经过多年来的
实践和思考，他发现守正有几个重要方面。其一
是非遗项目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其二是材质和
技法，玻璃画的根本和基础就是玻璃，也可以说
它的灵魂就是玻璃，创作者可以在玻璃的这个范
畴之内去选择水晶玻璃、彩色玻璃、料器、琉璃，
等等，但是它必须不能离开玻璃，离开了就失去
了本质意义，无论是研究还是传承就没有意义
了。其三是关于传承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能力修
养的问题。

同时，在张春林看来，守正也是社会需求，“我
们需要创新，创新是我们每个项目的发展基础，而
市场是我们发展的必要因素，要有文化还得要有
经济，既要解决头脑问题，还要解决肚子问题。什
么样的东西适合于市场，什么样的东西不行？每
个传承人都要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一拥而
上做雷同的产品。比如我们发现玻璃磨刻还是非
常有市场的，几万元一块儿的纯艺术作品卖不动，
做一些精细一点的有艺术个性的小酒杯、小茶杯、
小花瓶，市场是有需求的。许多非遗项目在当时
发展旺盛的时候，都是当时的时尚用品，我们今天
要想有市场就必须要将非遗产品设计制作成当今
的时尚用品，让年轻人喜欢。”

张春林表示，综合创新守正的几点思考，他感
觉非遗项目的大传承迫在眉睫，大传承就是设立
专职岗位，设立非遗传承岗，一个人、一个单位或
一个组织去学习多个项目，尽可能保留下这些技
能技艺，哪怕只是以资料的形式，也要保存下来。
让那些没有发展空间、没有运作能力和升级潜力、
没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利用大传承的方式保存下
来。让那些有市场空间、有经营能力、能发展的项
目尽情发挥，到商海弄潮。

● 如何突破把散文改编为影视

剧的难题？

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改编自作家李娟
的同名散文作品。相较于小说等文体，一般情
况下散文的故事情节较弱，所以要把散文改编
成影视剧的难度非常大，一旦给散文加了很多
故事情节后，又容易拍不出原作的内核。《我的
阿勒泰》这部剧集的改编及拍摄是如何突破这
些难题并做到如此成功的？
《我的阿勒泰》这部剧的导演滕丛丛早在6

年前就已经买下了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影
视改编权。散文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本来就
很难，导演担心文本体量难以支撑长剧，所以
她的初衷是想做电影。

张硕介绍，“在对《我的阿勒泰》进行改编创
作的过程中，刚好爱奇艺正在进行迷你剧创作
的尝试和探讨，在开发六集体量的剧集。导演
滕丛丛恰好和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制片人齐康老
师是北京电影学院同一届的同学，两个人在沟
通中一碰撞，就决定‘那我们就尝试一下，把这样
一个散文作品以一个迷你剧的形式来进行改
编。’在国内创作环境下，当时很少有人去进行这
么短集数的剧集创作，把散文作品《我的阿勒泰》
做成迷你剧的改编，也算是一次尝试和创新。”

这部剧集的编剧有两名，一位就是导演滕
丛丛本人，而另一位编剧彭奕宁则是记者出
身。彭奕宁对整个项目的调研和对阿勒泰生
活的观察，是以新闻记者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
来进行的。

热爱和兴趣往往是把一件事做成功的前
提和基础，对《我的阿勒泰》的改编也不例外。
“首先大家都非常喜欢李娟老师这部散文作
品，非常喜欢李娟老师在作品中阐释出来的那
种独到的风格和个性化的感受。无论是治愈
性，还是她的那种豁达或是幽默感，所有主创
都是高度认同和高度感知的，这也是《我的阿
勒泰》改编取得成功的一个基础。”制片人张硕
由衷地感慨。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和基础之下，滕丛丛和
彭奕宁两个人作为编剧深入阿勒泰地区作了
两次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她们走进阿勒泰，
走到了哈萨克族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由此也
增加了很多对于这种生活的体会和感悟。“这
种见闻和深刻的体会，成为剧集创作中的素
材。”制片人张硕介绍，“李娟老师这个散文集
本身就是我们创作的精神出发点，也是整个故
事的一个素材的源泉和宝库。在这样的一个
基础上，两位编剧老师又作了很多的调研，从

内容上对文本进行了丰富，还创作出来一些新
的角色，比如托肯、高小亮。我们毕竟是一个
改编作品，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复制原作的一
些设置，肯定还是要融入编剧老师的创意和表
达。此外，创作组进行了一些探讨和延伸，希
望可以在李娟老师如此优秀的文学作品基础
上，来创作一个新的艺术作品。大家在不断摸
索和尝试中去进行改编，整个剧本写了一年
多，不断打磨。”

● 民俗文化如何与故事相互交融？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从音乐、舞蹈、服装
等各方面真实还原并精彩呈现了哈萨克族的
民俗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
为了在剧中挖掘和呈现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
剧组具体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在剧中婚庆的场面，哈萨克族那悠扬舒缓
的歌声响起，散发出独特的美。“在这次创作过
程中，我们也为自己打开了哈萨克族音乐的大
门。我们这次在片子里用了几类哈萨克族音
乐，都是哈萨克族音乐家的歌曲和乐曲，其中
就包括在婚礼现场巴太和库兰弹唱的那首歌
《月光》，改编自哈萨克族音乐家叶尔波利老师
的一首歌曲《日出》。这首原作歌曲是叶尔波
利作曲，他爱人热依达作词，这首歌本来描绘
的是一个日出的场景。因为我们当时是夜晚
大家聚会的场景，所以叶尔波利老师根据剧中
的场景对原曲进行了改编，创作出了歌曲《月
光》。”张硕回忆，“《月光》这首歌，我一直以为
伴奏来自冬不拉，然而没想到，我们在现场录
制时，叶尔波利老师只用一把吉他就弹出了悠
扬的哈萨克族风格乐曲。在录制过程中叶尔
波利老师一气呵成完成了《月光》的伴奏录制，
中间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和剪辑。”

谈到片子中对哈萨克族音乐的挖掘和应
用，制片人张硕感触颇深，“第三集一开场，在澡
堂中剧中人合唱了一首歌曲，很多观众非常喜
欢那场戏，这首歌曲也来自叶尔波利老师，是他
创作的另一首哈萨克族歌曲《阿勒泰》。我们当
时跟叶尔波利老师购买了版权，让演员们在现
场演唱，最后才完成了那个场景的拍摄。”

在音乐方面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哈萨克
族音乐家沙依拉希。在深入阿勒泰调研的过程
中，导演滕丛丛就在不停地寻找有代表性的哈
萨克族的音乐，后来她找到了沙依拉希老师的
两首乐曲，一首《白色的波浪》，一首《人间天
堂》。这两首乐曲成为《我的阿勒泰》的配乐。
“叶尔波利和沙依拉希老师在当地都是非

常知名和优秀的民族音乐家，他们的音乐作品
本身就非常优秀，我们在片子中展现了他们的
艺术才华，让哈萨克族优秀的音乐作品有了一
次比较好的呈现。可以说这是剧集《我的阿勒
泰》和哈萨克族音乐家们的互相成就。《我的阿
勒泰》热播后，就有很多人认识了他们，我们也
非常开心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张硕表示。

高小阳也是该剧音乐的作曲人之一，他是
新疆人，在乌鲁木齐长大。在剧集《我的阿勒
泰》的音乐创作中，高小阳做了很多功课，看了
很多关于民族音乐的文献，对新疆民族乐器进
行了研究。他把哈萨克族音乐的特点，运用在
了这次创作中。通过剧集中的配乐，创作者合
力去展现哈萨克族民族音乐的特质，让更多的
人可以了解到哈萨克族的音乐。

在剧中的婚庆场景中，欢乐的人群中，一
位哈萨克族老人弹奏着冬不拉，一条线绳与老
人拨弦的手指相连，线绳另一端是山羊木偶，
弹奏时，“小山羊”跳来跳去。这个有趣的场景
引起了观众的好奇。
“这是阿勒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哈

萨克族独有的民间艺术，而片子中弹唱的这位老人
赛里克老师正是这项民间艺术的传承人之一。”制
片人张硕在此揭开了谜底。这是一种在当地被称
为“跳山羊”的民族戏剧，也叫“木偶山羊舞”，专业
名字叫“沃尔铁克”。那些“小山羊”是用羊皮、马皮
或者牛皮做成的木偶，做工非常精致。
“我们邀请赛里克老师来参加表演，就是希

望尽可能地还原阿勒泰当地婚庆的欢乐场面，比
如大家欢聚在一起弹唱、跳舞、进行叼羊比赛等，
这些都是哈萨克族非常传统的活动，我们把所有
元素都用在了片子中，去还原这样一个真实的场
景，同时也把独特的非遗项目展现给观众。我们
后期跟当地文旅部门有比较密切的合作，文旅部
门也表示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哈萨克族传
统文化和习俗。”张硕表示，“我们既然要讲述新
疆阿勒泰地区这样的一个故事，主创团队肯定是
要对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进行深入
学习和调研，然后再尽可能在剧集中去还原和展
现，最真实地传递给观众。”
张硕说道：“李娟老师是真正生活在当地的

作家，书中描述的很多场景，就是她的所见所闻
和真实感受。我们的改编和拍摄肯定是要在这
个基础上，对她的所见所闻进行表达和阐释。我
们不想有任何错误的体现或者不规范的地方。”

为此，《我的阿勒泰》从剧本阶段开始就聘请
了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族的教授努尔巴汗·卡力
列汗全程把关。作为哈萨克族文化研究者，他在
剧本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他
的团队也全程在剧组进行民俗方向的监督和指
导。张硕介绍：“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他
们都是当地人，也都是哈萨克族的学者，对哈萨
克族文化有非常深的认知。剧中人物有很多的
民族传统造型，造型指导也都提前跟民俗专家去
一一确认，如穿戴方式、民族传统花纹、服饰内
涵等。”

在剧中，托肯给李文秀悄悄试穿试戴的那套
哈萨克族新娘服装，尤其是那顶高高的美丽的新
娘帽，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帽子在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哈萨克族女子很喜欢、也很讲究戴帽子。
而帽子也可以反映出来哈萨克女子不同的人生阶
段。有一场戏，就是库兰、文秀还有托肯，三个人
走在森林里。库兰和托肯两个人的装扮是不太一
样的，库兰戴的那顶帽子就是未出嫁的女子会戴
的这类帽子，上面会有羽毛。而托肯是已婚状态，
戴的就是一个头巾。而托肯悄悄给文秀试戴的那
顶高帽，对哈萨克族新娘来说，这是在婚礼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配饰。”制片人张硕介绍了剧集《我的
阿勒泰》在挖掘哈萨克族传统服饰文化中的点点
滴滴，“我们当时看了很多书，也请教了民俗专
家。在拍摄中使用的新娘帽是定做的，我记得是
造型指导找当地专门做这类帽子的手艺人去手工
制作的，是一顶镶了一些宝石的新娘高帽，做了
两三周才做出来。”

据介绍，在哈萨克族的婚礼中，女方家里会在
女儿出嫁前不停地积攒宝石，然后把宝石一个一
个地绣在高帽上，女儿出嫁时，就会在婚礼中戴上
这顶镶满宝石的新娘帽，一颗颗的宝石和帽子代
表了女方家人对新娘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这也
是剧中人物托肯满怀欣喜地让文秀试戴这顶新娘
帽的原因。

● 迷你剧需要更多元创作尝试

哈萨克族有很多、很细致的讲究，婚礼又是最
能展现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要场合，导演和编剧两
人在采风的过程中，也去参加了当地的婚礼，她们
被当地的牧民盛情款待，跟着大家一起唱歌，一起
喝奶茶，一起跳舞。剧组拍摄跳舞的那个场景时，
除了受过专业训练、有舞蹈功底的几位演员，大多
数群演就是当地的牧民，拍摄现场播放了当地著
名的歌曲《黑走马》，欢快的舞蹈就跳起来啦。

从改编到拍摄，从主创团队到每一位演员，大
家都非常喜欢《我的阿勒泰》这个项目，带着热爱
和激情，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我们希望可以创
作出一部被观众接受、被观众喜欢的作品，希望多
年以后，人们再次想起这部作品时，仍能够有一些
回忆和回味。我们希望可以用一种比较纯粹的方
式，来完成我们的创作内容。”张硕说。

提到今后是否还会针对类似的散文作品进行
改编剧集的尝试，制片人张硕表示：“就散文作品
来改编剧集，我觉得《我的阿勒泰》是一个可遇不
可求的机会，因为李娟老师的作品对大家来讲确
实是产生了比较强的共鸣和影响。在这样的基础
上，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迷你剧的创作和尝试，从不
同的题材和角度去切入，这次我们讲的是《我的阿
勒泰》这样的故事，今后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品类和
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不同的创作提炼，比如说像都
市情感类、悬疑类，等等。其实我们的剧集改编创
作有很多源泉，不仅包括散文和小说，还有真实的
故事或非虚构写作，这些都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
会去积累的创作素材。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团队会
满足于只做某一类内容，我们还是希望有不同体
裁、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创作尝试。”

（图片由该剧出品方提供）


